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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洛伊战争的获胜使得古希腊社会的所有价值观念得以确立，引发了古希腊人对“力”与“身体”的觉醒。
竞争精神催生了体育赛会的诞生，英雄崇拜激励个体追求卓越，战争创造了人类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又以“公平竞争”

的体育赛会形式得以体现和维护。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古希腊体育以独立的文化姿态进入城邦公共生活，并最终

发展成西方竞技体育源头的奥林匹克赛会，成就了古希腊体育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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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使希腊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战争，自由的信念开始萌芽，人们开始

独立思考，思想得以产生并创造了秩序。战争也使体育运动得以繁荣和发展，并上升为古希腊人对于生

活的思考和生存的意义。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对外征服的戎马生涯中，人们觉察到身体的重要，不仅仅

是个体的生存和精力的宣泄，而是健康的状态、一种生命力，一种和谐与美。战争改变了社会，也提炼和

挖掘了体育并使之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进入到人们的公共生活之中。

１　古希腊体育源起
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左右的古希腊，出现了类似于体育形式和内容的祭祀活动。在克诺索斯宫廷壁画

中，描绘了几个青年人从奔跑的公牛背上飞身而过的图景，这是现代人眼中的体操跳马动作，而在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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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时期的米诺斯人看来，这是一种神圣的公共祭祀仪式，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带有体育意味的宗

教祭祀仪式［１］２９。

米诺斯文明时期出土的刻花黄金印章戒指上，展现的是４位年轻女性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膜拜女神
的祭祀画面，说明舞蹈在这一时期就已产生。壁画“年轻的渔夫”表现的是克里特岛上的一位少年双手

拎鱼的形态，年轻的渔夫身型健美，拥有一副运动员的体魄和良好的力量素质。表现米诺斯体育运动的

另外一幅壁画是关于拳击项目，两位个头敦实的男孩仅着护体小短裤相互攻击。还有一个锥形兽角杯

残片上雕刻着一位挥拳的年轻人和一位在跳跃或奔跑的年轻人。尽管在已有出土的物质遗迹中没有发

现表现狩猎时的其他画面，但是，根据生活经验推测，狩猎时可能同时出现的运动项目还有投掷标枪、石

块、射箭等体育项目的原始胚胎。综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米诺斯文明时期已经拥有类似于现代的田

径、游泳、体操、拳击、舞蹈等运动项目的原始形态，运动者接受了较为系统和专门的训练，运动技能高

超。或许我们可以猜想这些体育运动就是远古的希腊祖先社会生存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

逝，某些运动如赛跑、拳击演变成为有史记载的体育比赛项目，而有些运动随着社会的进程逐渐消失。

与米诺斯时期相比，迈锡尼时期的体育与狩猎、战争紧密相连。在迈锡尼时代出土的瓶饰画、壁画、

印章指环等物品中，有很多反映运动、狩猎、驾驶战车的场面。一把从迈锡尼后期竖穴墓出土的青铜短

剑，短剑上雕刻着的图案是４位猎人手拿标枪或蹲或站引枪射向狮子。壁画“伯罗普斯和拉尔达弥亚
驾马车离去”描述的是两轮战车竞赛奔跑的场面。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壁画、瓶画等画面更多的出现了

两轮战车、射箭、武士等素材，出土实物中有青铜短剑、武士盔甲等，甚至出土泥板中的一些文字详细记

录了“桨手”和“（海岸）哨兵”的行程［１］２３０。这都表明迈锡尼时代是一个战争充斥着生活的年代。由于

体育与战争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关系，故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随着战争和生活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一些

身体活动如投掷标枪、奔跑、两轮战车、拳击、投掷石头等逐渐成为后来体育赛会的项目之一。这些运动

一方面为日常生活（如狩猎获取食物）服务，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或侵占他国领土

的战争服务。

纵观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历史，通过考古挖掘的瓶饰画、壁画、印章指环等实物

考证，祭祀、耕种、畜牧、狩猎、捕鱼、航海、战争，这些原始人类生活内容的全部，构成了古希腊体育运动

的初始形态。

２　特洛伊战争直接引发对“力”和“身体”的觉醒
公元前１２世纪左右，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爆发，尽管特洛伊战争的真实起因存在着商业竞争说、

争夺霸权说、转嫁危机说、复仇报怨说等，但究其实质，希腊联军的共同目的就是去特洛伊抢夺财富和女

人［２］。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中，劫掠并不是现代语境中所指的犯罪行为，而是一件荣光的，只有英雄才能

完成的壮举。即便是到公元前４世纪末，亚里士多德还把海盗劫掠与农作、游牧、海捞和狩猎并列为人
类５种基本谋生方式之一［３］５。事实上后世还流传着很多掠夺女人和财富的英雄传说，这些传说最终演

变成英雄崇拜受后世希腊人的敬仰和推崇。从本质上来说，特洛伊战争就是发生在古代地中海上的一

次大规模劫掠行动，参与远征的希腊人是英雄与勇敢者，值得纪念与肯定。

这种观念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以掠夺为荣的习俗，崇武尚勇在“英雄”与“强盗”的身上均被视为美

德，后来逐渐成为荷马社会中盛行的价值判断，武力、体魄、胆略、勇气、刚健、冒险、征服等大无畏的雄弘

行为也成为荷马史诗中弘扬的主旋律［４］２０３。史诗中的英雄每一个都天生神力、技艺不凡，都拥有强健的

完美体魄和无畏的战斗精神。阿喀琉斯有一杆众人都使不动的长枪和令人惧怕的神力。而奥德修斯击

败了所有追求他妻子佩涅洛佩的竞争对手，也是因为他拥有众人都无力张开大弓的力量。于是，体育在

增强体力和战斗力的巨大作用在特洛伊战争中得到凸显，人们在关乎性命和生存的决斗中觉醒到力量

和身体所蕴含的能量。特洛伊战争的胜利，使希腊的民族更加意识到力量和身体的重要，这种对力和身

体的觉醒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最直接的证明，荷马时代所有男性的行为准则都和战争有关，荷马史诗中

采用古希腊形容词ａｇａｔｈｏｓ（意为“好”）修饰男性，特指战斗或运动中所展现的勇气和技巧［１］７３。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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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抗中的获胜，不仅仅赢得了财富和地位，更能在社会中获得荣誉和尊重。就是这种最原始的“尚

力”的张扬和对“身体”的极大推崇中，体育在荷马社会中形成一种风尚并影响深远，推动身体文化逐步

向独立的体育文化形态方面发展［５］。

３　竞争精神催生了体育赛会的诞生
战争的野蛮和残忍使得古希腊人从小就受到“永远做最好”思想灌输，史诗中的英雄个个易怒残

暴，争强好胜，他们在夸耀自己或他人时总会说“跑步无人能及”，或者说“是最杰出的弓箭手”。竞争的

唯一目的是为了赢得ｔｉｍё（意为“荣誉、尊重”），荣誉和尊重就意味着公众对自己技能和成就的认可。
这种特别具有竞争性的社会称为“竞技式”（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社会。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一词起源于希腊语ａｇｎ（意为“争
斗、比赛”），竞技式的社会是一个争斗和比赛的社会，整个社会充满竞争和获胜的欲望，后来也被雅各

布·布克哈特称为“赛会时代”。

古希腊人的竞争精神沿袭了特洛伊战场上的好胜精神和比赛方式，无处不在的战争强化着人们的

记忆，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内化出一种特性———竞争性，这种特性表现在荷马社会生活的各

个角落，也作用在体育领域中。荷马社会逐渐形成的一种质朴的平等和自由观念为这种竞争精神提供

了思想上的保障，并在竞赛过程中形成了体现公正平等的竞赛规则，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得以严格的执

行。公正平等的竞赛规则、严格规范的裁判执法，促使体育竞赛深受社会认可和关注，人们也凭借着在

体育赛会上的表现来显示自己的优秀和超群，这种行为准则迅速在荷马社会生活中得到体现和蔓延。

早期局限在王族和贵族的小范围内的体育比赛，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拥有了赛会的特征。

不过，那时的体育赛会还只是少部分男性统治者的偶然活动，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常规性赛事。随着

体育赛会的发展，赛会种类的增加和赛会规模的扩大，体育赛会不仅成为公民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一种形

式，而且还承载了包括宗教活动和教育在内的更多的社会功能。到古风时代，体育赛会真正成为一项全

体公民能够参加的带有普遍性的活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正如布克哈特所言：“在整个古

代世界，希腊人的赛会在宗教崇拜活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所有这些导致了整个希腊生活被竞赛的

习惯所占据。”［６］２２８。体育赛会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以古希腊奥运会为代表的一系列赛会的举行，标志

着古希腊体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出现在古希腊历史的舞台。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文明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或竞争行为，但是只有希腊人把竞赛贯

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由此而衍生出一种“竞争精神”和一种完整系统的“体育赛会”。这种独一

无二的形式为整个希腊民族注入了一种活力和动力，为希腊文明创造了一种具体可感的形式。在战争

中形成并备受推崇的竞争精神，在希腊社会中以“体育赛会”这种全新的形式得到延续和贯彻，并作为

一种特殊的精神尺度影响和作用在社会活动中，使人类的本性和欲望完全彻底地得到解放。于是，竞争

精神成就了竞技体育的最高价值，也标志着希腊体育的真正形成和确立［４］１８０。

４　英雄崇拜是激励个体追求卓越的动力
特洛伊战争后的４５０年间，古希腊陷入一个真正黑暗的时代，受战争的影响，对英雄的崇拜成为当

时人们心目中一个无法泯灭的情结。英雄的神力和智慧，勇敢和坚毅，以及战无不胜的超人本领，是现

实生活中普通人所渴望却无法拥有的。这种淳朴的社会观念诉求着一种感性的情怀，那就是对人现实

生活的肯定，对生命的敬畏和命运的感悟。具体来说便是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和对生命尊严的肯定，人性

的弱点反而使得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卡莱尔说古希腊的英雄是民众的领袖，是人类社会广义

的创造者，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规范和塑造的引领作用［７］１。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凭借个体的智慧与才

能、勇敢坚毅的品质，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力挽狂澜，这可以从《荷马史诗》中对阿喀琉斯描述中得以

体现。

首先，英雄阿喀琉斯是一位勇猛异常的武将，半人半神的高贵血统使他拥有刀枪不入的好本领，他

的长矛“阿凯亚人都举不起它，只有阿喀琉斯能把它挥动”［８］２３４－２３６。其次，阿喀琉斯作为英雄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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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品格表现在他对自身生死命运的选择上。神谕预言阿喀琉斯要么拥有长寿平静的一生，要么战死沙

场却荣耀一生。阿喀琉斯选择了短暂的一生和永远的荣誉。在特洛伊战争中他是最耀眼的英雄和战

士，他率领着部下在攻克特洛伊的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又在残酷的对战中杀死了特洛伊的首领

赫克托耳。他知道自己注定短命，知道自己的死会紧随着赫克托耳，但还是在一种高贵的平静中面对死

亡。第三，英雄的另一个重要品格是对荣誉与个人价值的追求。阿喀琉斯对于捍卫自己的价值和荣誉

远比为整个希腊赢得战争更重要，尽管他热爱同胞和战友。在与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因为战利品———个

女奴的分配问题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他毅然退出了战斗并直接导致希腊联军战场上的失利；当他挚

友帕特洛克罗斯被特洛伊大王子赫克托耳杀死，他又参战并残暴杀敌，甚至在对决杀死赫克托耳后残忍

地把其尸体拴在马后绕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每天跑三圈。血腥的战场成为英雄们展示自我品质、实现

人生价值的重要舞台，杀戮和掠夺成就的是个人的勇敢、智慧及超凡的技艺。造就其英雄丰功伟绩的不

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而是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英雄所追求的就是ａｒｅｔê（卓越）。也就是说，
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之间的竞争并不只是为了一位女人，而是希腊社会中的最高准绳 ａｒｅｔê———它贯穿
于希腊人的生活之中［９］７３－７４。

荷马社会并不要求英雄是社会道德的楷模，他们在生活中的意义就是作为一种人类的典范引导个

体追求卓越，即扩展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又因英雄个体的卓越激励他人成就卓越的可能。英雄身上所表

现的理想主义主要在于他是对力量与勇气的敬佩，是对积极生活的肯定，是对生命力的讴歌，是对人性

的肯定和关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英雄的终极价值就是要一直做最好的，去超越他人。特洛伊战争中酝

酿形成的这种观念在荷马社会中建立，并作为一种生活准则作用并影响着希腊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作

为极力推崇力量与胜利的体育运动，则把这种准则具体到社会生活中，英雄崇拜就成为力量崇拜和胜利

崇拜的一种显现，在个体、社会与终极三个层次中得到体现和发展［１０］。英雄的卓越就把古希腊人对力

量的追求与对生命意义的关怀相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的，追求生命意义的普适性价值，使得

古希腊人在生活中不断提高身心的能力，达到人性的卓越和完美。

５　战争创造人类社会秩序，体育落实和维护社会秩序
秩序的含义是有条理或有组织，它与无序相对立，与混沌相映照［１０］。宙斯在神的世界中拥有王者

的至高地位，是他率领奥林波斯诸神战胜了以他父亲克罗诺斯为首的提坦神，通过战争的手段而获得，

由此一个等级化、有秩序、有组织的新的神界得以确立［１１］２３０。宙斯在对神的统治中并不是以消灭对手

为唯一目的，而是建立高低有序的神界秩序，使无序的世界得以有序［１２］。特洛伊战争的实质归根溯源

来说是诸神推给人类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规避神界王权的世代替代。宙斯主导并影响着人类的这场

战争，并在人类社会中同样确立了秩序。从而在人类的观念世界中，以“宙斯”为代表的奥林波斯诸神

是产生和维护秩序的象征，人类社会秩序的源头就在这里。

人类自然秩序通过这场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得以产生，而体育赛会则在现实生活中一脉相承的

继承发展了自然秩序。究其本质，体育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源于人类竞争天性的战争。激烈的

体育竞赛促成了体育赛会规则的形成，而这种赛会规则作用到人类社会，便以一种有形的内在法则表现

出来，成为社会秩序确立的直接根源。荷马社会时期古希腊体育赛会的形成和演变，也正暗含着荷马社

会中自然秩序的确立和发展。体育赛会中对规则和秩序所体现出的尊重和维护，反过来也作用和维护

着秩序在公共社会中的运行。这一时期古希腊体育所呈现的，就是由混沌走向秩序的过程。从迈锡尼

世界的晚期至古奥运会的正式举办，古希腊体育的这一发展过程至少酝酿和持续了好几百年。

荷马时期中的社会秩序，在体育赛会中以“公平竞争”的形式得以体现。公平是指具有不同禀赋的

人在尊重竞赛规则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天赋与实力，靠自然的体能来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应

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但又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类立法。它根除了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血缘机制，

为体育赛会的公平竞争开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典范的“公平竞争”，又以一种精神的力量反作用于后来

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平竞争的理念在社会中深入人心，备受推崇，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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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竞技比赛得以有序进行的基石，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公平竞争成为希腊各民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

标杆和方向［４］９８－１０３。它不仅是个体行为正当、合理的尺度和参照，也是衡量社会正义、和谐、合理的尺

度和参照。

宙斯主导着神界和人类的战争，促使神灵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有序和延续。又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人

类的体育活动，确切的说，就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从天上回到人间，使神的秩序在人间得到落实、维护

和发展。实质上，荷马史诗在开篇阿喀琉斯的愤怒中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蕴含着深意，即宇宙存在一种

秩序，它是自然天成的。人类社会行为的正当、合理，必须依赖和遵循这一秩序，用秩序来引导和规范自

己的行动和事务，因为统率和支配这一秩序的是神王宙斯。古希腊人的神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又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具体可感的体育活动确立了人类行为准则规范。在公元前１２～８世纪这一转折时
期，前承迈锡尼文明，后启古希腊辉煌，在短短的４５０年间，使得古希腊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并奠定
了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

６　结语
特洛伊战争促使体育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诞生，伴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进入城邦公共生活。特

洛伊战争之前，古希腊体育随着人类劳动、宗教、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与人类生活同根共体，是人类生活

的内容和实践形式。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发酵、催生和确立了古希腊社会的价值和准则。战争

使个体和社会觉悟到“力”与“身体”的重要，战争的残酷竞争性在日常生活中衍生成一种赛会精神，并

直接促成体育赛会的产生，力量崇拜、英雄崇拜、竞技比赛在古老的人类社会中空前高涨。从此，军事与

体育的紧密结合便走向真正的开始［４］１１４－１６１。到公元前８世纪，随着城邦的形成，大殖民运动和邦际间
的交往加剧，宗教习俗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驱动力，使得体育赛会特别是古奥运会形成并迅速发展。古

希腊体育随着城邦的形成进入公共生活，从日常生活的事件提升为城邦的公共事件。作为城邦公共生

活的有机部分，体育运动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确立了其在城邦中的位置，不再附庸于宗教与战争。体

育赛会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身心合一的内在德性追求，使古希腊城邦诉求一种全面的体育形态，成就了古

希腊体育的最高理想。体育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存在渗透进了人的生活本身，它们不仅仅是生活的内

容，同样是生活的意义。或许这正是古希腊体育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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